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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偏远的村庄，东头老张家，一个年轻的小伙默默的收拾着行李，他叫张宏健，老张头的大儿子，年华23，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家里前几年虽说收成不错，但苛刻的税收压的这一家老小很是吃力，不过倒也勉强度日，今年不巧，赶上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。宏建曾跟老张头提起过进宫一事，却被老张头扇了好几巴掌，不怪老张头脾气不好，话说哪有愿意送自己儿子进宫生生割去命根的爹啊。何况宏建正当年少，还没娶妻生子。可宏建心意已决，不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坐以待毙，于是趁着老张头和弟弟妹妹出门之际，默默离家。他不愿意让老张头跟弟弟妹妹再受饥饿之苦，狠下心，拿上包袱，便匆匆离去。
京都热闹非凡，这让打小山村长大的宏建着实眼花缭乱，一路过来宏建都是靠着打零工赚些盘缠或是换口饭吃。他四处打听进宫的地方，好不容易来到紫禁城外，却被招募处告知暂不收人，要等到2个月之后的招募，这可苦了宏建了，就那么点盘缠，连个客栈都住不起啊。无奈先四处找活想办法安顿下来，赶巧，城中万春楼招杂疫，宏建看过门前的告示牌便走了进去。迎面来的老鸨一看宏建的衣着就知道不是富贵人家，便吧宏建领到偏房去，找人给安排了个杂工，负责万春楼里的打扫工作。宏建自幼下地，这点活当然难不住他，还有个睡觉的地儿，工钱也不低，宏建便在此安顿了下来
夜晚，宏建辗转反侧，毕竟，第一次离家，免不了担心老张头和弟弟妹妹知道自己离家出走后会是怎样的心情。今晚的月光格外明亮，把整个后院照的一清二楚，这时，宏建隐隐听到对面万春楼客房里传出一阵娇喘声，宏建不知道万春楼其实就是妓院，单纯的他以为也就是个装修豪华美女如云的饭馆。娇喘声跌宕起伏若隐若现，听的宏建一阵纳闷，他决定瞧瞧上楼，一探究竟。
回到工坊，宏建辗转反侧，把身边的工友吵醒了，正巧，工友翻身时，手一下子碰到了宏建硕大的坚挺男根。宏建害羞，转过身去。工友顿时释然，问到:嘿，小伙子，是不是想女人了，哈哈。 宏建一听，更是害羞。工友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到:在这种地方干活，哪有不受影响的，男人嘛，没事，他们都睡了，你自己冒出来吧，你这年纪的小伙，不弄出来憋着难受。 自己弄出来?宏建傻眼了，怎么弄啊，身边又没有女人。那工友一看宏建一副呆样，试探的问到:嘿！你从来没冒过浆? 宏建更是不解，每次梦遗都让他不知所措，以为自己还尿床呢。那工友一副不相信的表情，是啊，23的小伙没有自慰过，谁信?可宏建真的没有，他不好意思的轻声问到:啥。。啥是冒浆? 工友愕然，说到:得，今天哥哥我就帮你弄出这第一浆来! 话毕，一手伸进宏建的裤裆，抓住那早已硬的不行的男根，赞美到:这么长!好小伙!这要是上个女人还不把那娘们爽死! 宏建害羞，本要挣脱，那工友熟练的轻轻套弄起来，这一套弄不要紧，却是让宏建欲罢不能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，就好像一把上满膛的枪找到了靶子一样。 工友干脆帮宏建脱下裤子，那根20㎝的笔直修长的硬根终于完全暴露了出来。宏建不出声，他太爽了，但不敢吵醒其他工友。他岔开双腿，享受着，终于，一股莫名的尿意缓缓袭来，宏建还没来得及憋它，那顶峰的高潮伴随酥麻的尿意一同冲了出来，宏建忘情的 嗯 了一声，白色的精液一股又一股，撒满了他微微隆起的腹肌。工友赞到:不愧是初浆啊！憋这么多，难怪你蛋子那么大。哈哈
两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宏建离开万春楼，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碰过楼里一个女人，他知道，他没钱，玩不起，难受了就躲起来自己发泄一番。他迷茫了，到底要不要做太监，冒浆的那种感觉，那种飘飘欲仙，让他踌躇了，是啊，哪个男人不陶醉这交欢之感。但他知道，他必须这么做，他要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
招募处虽说已经开始，但太监招募排队的人寥寥无几，宏建躲在后面，踌躇万分，他知道，做太监是要割掉命根的，他忽然害怕了，但他却不能回头。一个身着太监服的人走了出来，指着宏建和前面俩说的，你们三个，来，先去沐浴。宏建跟着进了屋子，三个水桶已经装好了热水，小太监命他们脱去衣裤进桶洗澡，三人顺从，将衣服脱光，小太监两眼放光的看着三人的性器，那硕大的睾丸，疲软下垂的男根，无一不让他回想起自己当初的噩梦，三人进桶后，一个跟宏建年纪相仿的问那小太监，我们洗完了去哪，小太监嘿嘿一笑，说，到时候跟我走就行了。
三人沐浴完后，小太监给了他们三块干布让他们擦干净，宏建问到:我们的衣服呢。小太监嘿嘿一笑，道:衣服?不用穿了，要不一会还得脱，麻烦!走吧!然后转过头来到，让后面的进来洗吧!于是，便带着宏建他们走了。三个赤裸的男体，晃着三根硕大疲软的男根，穿过院子，来到一口小屋门前，推门进去，里面昏暗不已，三张平板小床，一个案板样式的东西，一盆水，五个太监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个正在洗一把寒光闪闪的小刀。小太监说到，你们三，躺上去
三人都害怕了，宏建从没见过这阵势，以为割个男根也就是一刀子的事儿，没想到这么大的场面。那五个人见三人木讷不动，其中一个大吼，不阉的，一律视为欺君枉上，处斩!三人一听，顿时慌了，很是为难的各种躺了上去，五人手拿麻绳，把三个赤裸的年少壮男困住手脚，宏建那结实的腹肌让困他的太监看的一阵血液澎湃! 主刀太监从一边开始，宏建在最右边，只见那主刀太监用手提起那壮男的男根和睾丸，用梁上挂下来的细绳拴住，一提，然后用手慢慢套弄那人的男根。
那太监把嘴贴近那少年的男根，轻轻吹气，少年把持不住，肉棒瞬间坚硬无比，持刀太监嘿嘿一笑，手起刀落，那勃起的男根和那鼓涨的睾丸瞬间被割了下来，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嚎叫，那少年昏死过去。那割下来的男根瞬间疲软，然后过来两个太监把他抬到了隔壁，一个太监手拿药罐跟了进去。。宏建傻眼了，另一个小子也傻了
宏建呆呆的看着这一切，太血腥了。他看着那净身师缓缓的洗着阉割刀，那把剥夺了很多条男根和睾丸的阉割刀。他浑身颤抖，那持刀太监缓缓走来，却是盯着宏建的大男根很是感兴趣:呵呵，洒家倒是没注意，这条宝贝长得俊俏，还没有皮囊包着头儿。 他的脸慢慢靠近宏建那条硕大的男根，却绕过男根，亲上了宏建的肚脐!那持刀太监用舌头，慢慢划过宏建的腹肌，肚脐，腹股沟，宏建很是别扭，但却很是享受。
宏建从未如此享受，太美妙了，高潮的时间如此之长，哪里还会注意到那动刀太监的冷笑，他要下刀了!他一手握住宏建的男根和卵囊，一手缓缓上扬，那宏建的男根还在不断的冒着白浆!他还没有结束!刀落!狠狠的切在了那条还在冒浆的修长笔直坚挺男根上!宏建瞪大了眼，那高潮的爽与钻心的痛合在一起，真的是生不如死啊!持刀太监一刀下去，那硕大的睾丸，坚挺的男根，齐刷刷的割了下来，男根半软，尿道口还悬挂着一滴精液，那刚刚割完的伤口，还在不断的冒着白浆，混合着血液。宏建昏死了过去，彻底失去了知觉，失去了男根，失去了性工具，还有那些射出来的子孙种，将再也不属于他，他也不在属于一个正常男人。而是一个阉人!一个太监！
完!


